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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企业是创新主体,因而公共部门在支持工业创新活动时,财政科技支出的政策效果体现在能否

提高工业研发创新投入之上,但其实际经济价值则体现在能否带来创新产出的显著增加之上。 利用中国工

业行业数据,以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创新产出的指标,通过多种实证检验方法来估计以直接注入政府

资金为形式的显性财政科技支出与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为形式的隐性税式支

出对工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实证研究发现存在强烈且稳健的证据显示两种隐性财政科技支出对工业创新产

出的影响不显著,同时联合也不显著,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与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对工业研发内部经

费支出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且各自弹性达到 22. 38% 与 7. 9% ,因而工业企业在面对政府提供的创新减税激

励时,存在相当强烈的“迎合式”创新倾向。 存在显性财政科技支出显著正向影响工业创新产出的证据,但不

稳健。 由于工业企业不会因为政府注入财政科技资金而显著地增加研发内部支出经费,所以并不存在工业

企业因显性财政科技支出而采取“迎合式”创新行为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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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拓宽发展空间将会

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留下的增长极会越来越少。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经济体要是能够探索出

新的增长极,就会拥有发展的主动权,而这需要探索

“创新增长极” [1] 。 建设能够支撑先进生产力发展

需要的国家创新体系 [2] ,成为顶层设计者与政策制

定者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主

要的发展手段,特别是进入到新时代以后,顶层设计

更加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部署与成效 [3] 。 在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创新定位为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战略支撑”。 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

核心地位”。 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创新主体是

微观企业 [4,5] 。 公共部门介入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

方式与程度,将决定着市场机制下的创新成效。 创

新的重要性,意味着政府必须在激励创新方面有所

作为,而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前提条件以及企业作

为创新主体的地位,则决定着政府的介入范围并不

是越大越好,介入程度也不是越强越好。
无论在何种经济发展模式下,哪怕是金融与证

券市场极度发达的经济体,实体经济的培育、发展与

壮大,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6] 。 经济体越大,越是如

此,且 实 体 经 济 与 金 融 市 场 的 联 系 会 越 来 越 紧

密 [7] 。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大力发展

实体经济,一直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这
样才能支撑起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8] ,同时也有利于

与数字经济的融合 [9] 。 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

经验,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经济体,工业产出占全部

经济产出的比率相对更低,中国亦是如此 [10] 。 然

而,工业生产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内驱力,甚
至关涉到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特别是某些尖端技

术领域的工业生产 [11] 。 对于中国而言,创新投入以

及创新产出都集中于企业层面 [12] ,因而企业的创新

主体地位,的确已经形成。 对于尖端科学技术创新

而言,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是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
在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中,包含创新要求的

新型 工 业 化 建 设, 也 可 与 之 相 互 促 进 并 协 同 推

进 [13] 。 因此,政府在激励行为主体加大研发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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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举措中,应该重点关注工业创新。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 [14] ,其

模式与经济体制密切相关。 与市场经济相伴随行的

财政模式是公共财政,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

国,同样采用公共财政模式,以便逐步建构完备的现

代财税体制 [15]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模式

将不再允许政府包办整个工业领域的创新活动。 政

府应该适当地介入到创新活动中,让财政资金起到

社会先行资本的作用 [16] ,进而发挥出 “四两拨千

斤”的功效 [17] 。 公共财政模式下政府激励工业创新

的举措,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显性财政科技支出,
即将公共财政资金直接注入到工业领域并用于研发

创新,这是财政预算中的资金;第二,通过隐性税式

补贴的形式支持工业企业创新,即通过降低企业的

相关税收,特别是所得税,来刺激企业纳税人的研发

创新投入。 当前,对工业企业创新活动的隐性税式

补贴主要包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所得税减免与高新

技术企业税收减免 [18,19] 。 根据近年来公布的数据,
财政资金直接注入到工业领域的金额大约在每年

400 亿元,而对工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

税与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的金额分别在每年 3000
亿元与每年 2300 亿元左右①。 因此,对工业创新的

隐性财政科技支出,已经大大超过政府在工业创新

上的显性财政科技支出,所以不能再简单地评价显

性财政科技支出对工业创新的影响而忽视隐性税式

支出。
从财政科技支持政策的直接效果看,无论是显

性还是隐性财政科技支出,只要能够增加工业研发

创新投入,一般就能满足绩效评价要求,特别是隐性

税式支出,其政策目的就是为了激励工业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 然而,从经济价值以及科技进步的视角

看,财政科技支出只有在显著提升工业创新产出以

后,才真正具有创新效果,因为决定国家创新能力以

及科技进步的是创新产出,而非以金钱为单位的创

新投入。 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工业企业在面对政府

提供的显性或者隐性财政科技支出时,如果仅仅只

是扩大了研发投入成本,但最终并没有带来创新产

出的显著增加,那么这种“迎合式”创新行为,既浪

费了公共财政资源,也不利于市场创新资源的有效

配置。 因此,需要准确评估显性与隐性财政科技支

出对工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才能正确分析财政科技

政策在工业创新领域的效果,也可判断工业领域对

何种财政科技支出存在“迎合式”创新倾向。

1　 理论分析

工业企业从事应用研究所取得的创新成果具有

正外部性 [20] ,故市场失灵的存在,意味着政府必须

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工业企业所从事的创新活动以

及所投入的研发成本会偏低 [21] 。 创新具有不确定

性、高风险性以及回报的时滞性,导致市场主体在没

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从事高投入与高难度的创新

活动的激励偏低,这也是强调政府应该在创新方面

有所作为的原因。 在公共财政模式下,政府支持工

业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直接目标是要带动市场主

体加大研发创新投入资金,但本质目标是要增加创

新产出,特别是创新标志性成果。 如果工业企业在

得到公共部门的创新支持以后,只是单纯地“迎合”
政策要求而提高创新投入 [22] ,不能产生显著的创新

成果,这种政府支持创新的举措,既浪费了公共财政

资源,同时也会扭曲工业企业的生产行为。 各国政

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不恰当支持与补贴所产生的负

向影响,早已受到学术界的批评 [23] ,特别是公共部

门对企业直接给予财政补贴资金的措施,会使其因

得到 这 笔 意 外 之 财 而 改 变 原 有 的、 正 确 的 经 营

模式 [24] 。
对于直接作为政府资金进入到工业创新活动中

的财政科技支出而言,其创新目的一般较为明确且

具体,同时利用政府资金所得到的创新成果,公共部

门一般也有知识产权诉求。 由于工业创新的不确定

性,政府注入财政资金有望消除工业企业对创新前

景的疑惑,进而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同时利用专

款专用的政府基金模式,亦可消除市场失灵乃至政

府失灵 [25] 。 当公共财政资金与企业资金一起投入

到研发活动时,企业需要按照预先设计的技术路线

图统筹使用创新资源,因为审计监督等强力手段,会
消除企业偏离预定创新方案的任何企图。 由于显性

财政科技支出具有明确目标,同时政府对创新成果

的知识产权诉求,使得工业企业没有激励在政府资

金注入到相关企业以后,显著地加大自身的研发创

新投入。 从整个行业来看,政府注入财政资金用于

科技创新活动,一般集中于国有企业,所以以民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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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企业研发活动情况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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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为主体的工业对显性财政科技支出的“迎合式”
创新倾向不会太大。 简言之,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 1:由于公共目标的明确性,显性财政科技

支出对工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影响,同时工业领域

对显性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迎合”倾向不明显。
以资金注入为形式的显性财政科技支出与以税

收优惠为形式的隐性税式支出对整个工业创新投入

存在 正 向 影 响, 但 各 自 激 励 效 应 的 强 度 存 在 差

别 [26] 。 对于民营经济而言,采用显性财政科技支出

来支持企业创新活动,将面临知识产权归属以及创

新资源管理等一系列棘手问题,而以税收减免为形

式的隐性财政科技支出,则更加适用于民营企业。
当前,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达到 92% 以上,同时高新

技术企业中的民营企业占比也扩大至 92% 以上②,
所以更应该关注隐性税式补贴对微观企业的创新影

响。 对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所得税优惠政策而言,
其发挥作用是建立在工业企业存在创新活动这一前

提下。 如果某个企业不投入任何研发资金,那么无

论该企业处于所得税的何种纳税区间,都不能获得

任何税收减免。 此外,即使企业投入了较高的研发

创新资金,但其处于企业所得税税率较低的区间,或
者属于免交企业所得税的情形,那么减免的所得税

金额也不高,甚至根本不会存在任何税收减免。
当前,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为 25% ,但对于小

型微利企业,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同时适

用的所得税税率降为 20% ,其实只是按照 5% 税率

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于税率 25% 的工业企业,即使

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达到最高的 100% ,其投

入 1 单位的研发成本,也只能减免 0. 5 单位的企业

所得税。 如果某个研发创新项目不存在任何经济价

值,理性的企业管理者绝不会为了降低企业所得税

而投入相应的研发资金,因为研发成本增量始终会

超过所得税减免量。 对于适用所得税税率越高的企

业,投入研发成本所能降低的所得税就越高,因而对

于某些预期价值不大的研发创新项目,如成本为 A
的研发项目,若能减免其 A / 2 的所得税,只要预期

实施该研发项目所能带来的创新收益超过 A / 2,那
么该企业就会选择实施该研发项目,而在没有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所得税减免政策时,该企业就不会执

行该创新项目。 正因为如此,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

税政策,更多的只是激励市场主体实行那些预期收

益不太高的创新项目,而预期创新成果突出且具有

很高经济价值的研发项目,即使没有减税激励,企业

也会为了追求更高利润而从事研发活动 [12] 。 在拥

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所得税减免的激励下,企业对

于创新项目的预期净收益会上升,且这种预期随着

减税幅度的增加而扩大,但项目的创新产出则是固

定的。 因此,当工业企业对创新项目的成果存在不

恰当的预期时,这种隐性财政科技支出就可能提高

工业企业的“迎合式”创新倾向。 总结可得到以下

命题:
命题 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对工业创新

产出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并且在减税激励下,特别

是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较高的工业企业,具有较高

的“迎合式”创新激励。
对于企业所得税减免而言,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因此,对于适用基本

所得税率 25% 且应纳税所得额为 B 的企业而言,如
果其能够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那么所得税将直

接减少 0. 1B,这是高新技术企业所获得的意外财

富,并且不像政府资金形式的直接财政补贴那样专

项使用于创新领域,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节省税款。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的核心要件,就是如

何认定企业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 政府相关部门

在对企业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认定时,一般

会考察企业近几年来研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

总额的比率,如销售收入小于 5000 万元 (含)的企

业,这一比例不能低于 5% ,等等③。 因此,为了获取

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企业存在显著的创新迎合激

励。 例如,应纳税所得额为 B 的企业,其研发费用

占销售收入的比率不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要求,如果

提高 C 单位的研发费用就可满足身份认定,那么只

要 C 低于 0. 1B,无论该研发活动是否具有创新价

值,企业都会从事这一研发活动。 一旦企业获得了

高新技术企业身份,在未来 3 年内,均可享受所得税

优惠。 某个企业在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身份以后,即
使不再从事创新,也不产生相应的创新成果,但其经

营所得在增加,其减免的所得税也会增加。 高新技

术企业减免税无法显著增加工业创新产出的基础是

存在的,同时从行业角度看,税收优惠程度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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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参见 2025 年 2 月 18 日的报道 https: / / www. gov. cn / lianbo / bumen / 202502 / content_7004274. htm。
参见 https: / / www. gov. cn / fuwu / 2020 - 06 / 08 / content_5518017.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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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会激励更多的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以满足身份认定,所以工业领域很可能因为

该隐性财政科技支出而出现“迎合式”创新现象。
命题 3: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这种隐性财

政科技支出对工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
同时可能会导致工业企业形成“迎合式”创新激励。

以上 3 个命题分别阐述了以政府资金注入为形

式的显性财政科技支出与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所得

税减免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为形式的隐性财

政科技支出对工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同时剖析

了工业企业在面临公共财政所给予的创新激励时,
出现“迎合式”创新倾向的可能原因。 为了检验这

三种财政科技支出究竟如何影响工业创新产出,需
要寻找更多的经验证据。

2　 数据、变量与方法

对于工业行业的科技创新数据而言,《中国科

技统计年鉴》记录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其中包括

每一年各行业研发内部支出经费中来自政府资金的

数据,也就是政府用于工业行业的显性财政科技支

出,但不包含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以及高新技

术企业减免税等隐性税式支出数据。 《工业企业科

技活动统计资料》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记录了更加

详实的数据信息,后更名为 《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

计年鉴》,自 2009 年开始,该资料分别报告了各个工

业行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与高新技术企业减

免税等数据,但该年鉴更新到 2015 年数据后就不再

更新,2016 年的主要数据则记录在《全国企业创新

调查年鉴》中,但不包含各行业相关减免税的具体

数据。 自 2021 年出版的《企业研发活动情况统计年

鉴》,则记录了 2020 年及其以后年份工业行业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与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等信

息,当前可获取的最新数据是 2024 年年鉴中的

2023 年数据。 由于关涉工业行业的宏观数据来自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

据说明则指出,2017 年以来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据与之前年份的数据之间存在不可比因素。 因此,
根据当前可得的数据资料,接下来主要采用 2020 -
2023 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由于可

以构建面板数据,同时包含了最新的数据信息,因而

所得到的经验证据,对于评估财政支出如何影响工

业创新产出具有参考价值。

对于创新活动而言,其产出的类型存在很多种,
其中最主要的是发明专利申请数,这亦是经验研究

中测度创新产出的主要方法 [27] 。 工业行业记录了

历年来的发明专利申请数,由于行业专利申请数不

同于微观企业,后者的数量一般在 10 以内,而行业

数据则较大,因而无需采用受限因变量模型进行检

验。 特别地,在进行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的面板负

二项回归并报告自助标准误时,其结果经常会不收

敛。 对数化工业行业在各个年份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并记为因变量 patents 。 根据研究目的,自变量分别

为行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的政府资金、行业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以及行业高新技术企业减免

税,分别对其进行对数化并记为变量 govmoney ,
rdtaxred 与 hightaxred 。 对于发明专利申请数而言,
行业的创新投入是决定因素。 由于变量 govmoney ,
rdtaxred 与 hightaxred 影响 patents 的可能路径之

一,就是激励企业加大自身的研发创新投入,因此可

先设定中介变量 innoexp ,用行业研发经费内部支

出的自然对数衡量。 此外,利用行业的研发人员折

合全时当量的自然对数值 innohum 来衡量行业的创

新人力资源投入,这种创新资源投入可作为控制

变量。
根据数据结构,另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

行业规模,这是同时决定财政支出大小以及创新产

出的关键变量,利用行业的资产总计的自然对数来

度量行业规模,将其记为 kscale 。 由于工业行业的

资产总计变量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其单位为亿

元,不同于《企业研发活动情况统计年鉴》中以万元

为单位所衡量货币值,而对数化的方法,则无需进一

步处理这种单位差异。 (2)外企介入程度,外企与

本土企业在对创新的态度上存在差异,因而决定着

创新产出。 利用境外企业营业收入占全行业营业收

入 的 比 率 来 衡 量 外 企 的 介 入 程 度, 记 为 变 量

forratio 。 (3)在申请发明专利时,新产品的研制与

开发亦是带动专利申请的重要因素,因为产品创新

是制造业的主要创新形式 [28] 。 利用新产品开发经

费支出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行业在新产品开发上的

投入程度,将其记为变量 newexp 。 因为面板数据结

构,与行业特征相关且在时间上表现稳定的变量,不
需要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计量模型中。

由于某些行业在某些年份中的变量数据丢失,
所以要删除这些样本,进而形成非平衡面板数据。
由于非平衡面板数据不影响计算离差形式的组内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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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并且可在做广义离差变换时自动修订参数以

得到 FGLS 估计量,所以能够进行固定效应与随机

效应面板模型的检验。 根据变量构建,接下来需要

估计个体效应模型:
patents it = β1govmoney it + β2 rdtaxred it +

β3hightaxred it + δ1 innohum it

+ δ2 kscale it + δ3 forratio it + δ4newexp it + u i + ε it (1)
其中, i 代表 41 个工业行业, t 代表年份 2020 -

2023, u i 是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 ε it 是随个体

与时间而改变的扰动项。
式(1)中不包含中介变量 innoexp ,这样可以允

许三种财政支出形式通过影响工业行业研发创新支

出规模而影响创新产出。 为了看出在行业创新支出

规模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单纯的财政科技支出究竟

如何影响创新产出,可以将中介变量 innoexp 引入

到式(1)中进行估计,即检验以下模型:
patents it = β1govmoney it + β2 rdtaxred it +

β3hightaxred it + λinnoexp it

+ δ1 innohum it + δ2 kscale it + δ3 forratio it + δ4newexp it +
u i + ε it (2)

3　 结果与分析

为了检验显性与隐性财政科技支出对以发明专

利申请数为衡量指标的工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分别

利用 pooled OLS、面板数据固定效应 ( FE)、面板数

据随机效应(RE)以及面板数据组间估计(BE)等方

法对式(1)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报告在表 1 中。 根

据 pooled OLS 回归结果,以直接注入政府资金为形

式的显性财政科技支出对工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以及高新技

术企业减免税等隐性税式支出对工业创新产出没有

显著影响。 在检验中,一旦这三个财政科技支出中

两个或者三个系数不显著,则对其联合显著性进行

假设检验并报告在表 2 中。 在 pooled OLS 估计中,
两种隐性税式支出对工业创新产出联合不显著。 在

面板数据的 FE 与 RE 回归中,三种财政科技支出对

工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均不显著(表 1),同时联合也

不显著(表 2)。 根据 Hausman 检验,面板数据的 FE
结果要优于 RE,对个体异质性 u i 是否等于 0 的 F
检验也显示,面板数据的 FE 结果要优于 pooled OLS
结果。

对式(1)的组间估计量显示,显性财政科技支

出对工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而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减免税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对工业

创新产出的影响不显著(表 1),同时联合不显著(表
2),这与 pooled OLS 的结果类似。

根据表 1 与表 2 所报告的结果,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减免税与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等隐性税式支出

对工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不显著,并且结果是非常强

烈且稳健的。 尽管面板数据 FE 与 RE 也显示显性

财政科技支出对工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不显著,但是

在 pooled OLS 与 BE 等估计中,则得到了显著正向

影响的经验证据。 因此,相对于财政隐性税式支出

而言,由于更加强调创新活动的目的性,存在显性财

政科技支出对工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影响的经验

证据。
将工业行业的研发支出内部经费引入到估计方

程中,利用同样的四种检验方法进行估计并将结果

记录在表 3 中。 对比表 1 与表 3,其结果是稳健的。
同时,对不显著的财政科技支出变量在相应的估计

中作同样的联合显著性检验并记录在表 4 中,其结

果与表 2 也类似。
根据表 3 与表 4,即使控制了工业行业研发经

费内部支出,财政隐性税式支出对工业创新产出的

影响依然不显著,且证据强烈且稳健,显性财政科技

支出对工业创新产出显著正向影响的证据存在,但
并不稳健。

在表 3 中,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变量 innoexp 对工

业行业发明专利申请数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甚至在

面板数据模型的 FE 与 RE 检验中还存在负向影响,
这可能是导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与高新技术

企业减免税等隐性财政科技支出对研发创新产出影

响不显著的原因。 税式激励通过带动纳税人的创新

投入而促进创新产出,这是理论上的影响机制。 由

于研发内部支出经费对以发明专利申请为衡量指标

的创新产出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隐性税式支出无

法通过影响中介变量 innoexp 来提高发明专利申请

数量。 那么,显性与隐性财政科技支出究竟能否提

升工业行业的研发创新投入呢? 根据变量设定,可
以对包含行业资产规模变量的下列方程进行面板数

据 FE 估计,并将检验的简要结果记录在表 5 中。
innoexp it = β1govmoney it + β2 rdtaxred it +

β3hightaxred it + δkscale it + u i + ε it (3)

·0451·



　 第 7 期 汤二子 张 　 娜:显隐财政科技支出对工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

表 1　 检验结果

Table 1　 Test results

Variable pooled OLS FE RE BE

govmoney
0. 2209∗∗∗

(0. 0442)

- 0. 0456

(0. 0347)

- 0. 0083

(0. 0285)

0. 2989∗∗

(0. 1306)

rdtaxred
0. 0760

(0. 3367)

0. 0418

(0. 0701)

- 0. 0087

(0. 0726)

- 0. 3880

(0. 4798)

hightaxred
- 0. 0440

(0. 1209)

0. 0029

(0. 0292)

- 0. 0172

(0. 0261)

0. 0727

(0. 2113)

innohum
0. 2903

(0. 2943)

0. 1889

(0. 2082)

0. 3129∗

(0. 1808)

0. 4143

(0. 4052)

kscale
0. 2985

(0. 2014)

0. 1001

(0. 1236)
0. 2028∗

(0. 1166)

0. 3327∗∗

(0. 1428)

forratio
- 0. 4703

(0. 6835)

0. 4768

(0. 5860)
0. 9427∗

(0. 5005)

- 0. 5304

(0. 9919)

newexp
0. 2625

(0. 3084)

0. 3736∗∗

(0. 1430)

0. 3858∗∗∗

(0. 1470)

0. 3763

(0. 2919)

_cons
- 4. 1347∗∗∗

(0. 9371)

- 0. 3469

(1. 0686)
- 2. 4512∗∗∗

(0. 7747)

- 3. 9205∗∗∗

(1. 2907)

R - squared 0. 8841

Prob > F 0. 0000 0. 0000 0. 0000

Prob > chi2 0. 0000

Number of obs 158 158 158 158

F - test that all u_i = 0 Prob > F = 0. 0000

Hausman test Prob > chi2 = 0. 0057

注:表中∗ ,∗∗ 与∗∗∗ 分别代表 10% ,5% 与 1% 的显著性水平,pooled OLS,FE 与 RE 列中括号内是以行业为聚类的聚类稳健标准误,BE 列中

括号内结果是标准误。 对 OLS 与 FE 优劣的 F 检验以及对 FE 与 RE 优劣的 Hausman 检验,均在标准误下进行。

表 2　 假设检验及其结果(1)
Table 2　 Hypotheses testing and their results (1)

方法 假设检验 检验结果

pooled OLS rdtaxred = hightaxred = 0 Prob > F = 0. 9302

FE govmoney = rdtaxred = hightaxred = 0 Prob > F = 0. 4348

RE govmoney = rdtaxred = hightaxred = 0 Prob > chi2 = 0. 6842

BE rdtaxred = hightaxred = 0 Prob > F = 0. 7068

注:以上变量等于 0 指在相应模型中其系数等于 0,即原假设为相应变量对因变量的联合影响不显著。

　 　 根据表 5 的估计结果,以政府资金为形式的显

性财政科技支出对工业行业的研发支出内部经费的

影响不显著,甚至为负数,即可能会挤出其他形式的

工业研发创新投入。 然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

税与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对工业行业研发支出内部

经费的影响是显著的,其弹性分别达到 22. 38% 与

7. 9% 。 隐性财政科技支出的确能够显著增加工业

行业的研发投入经费,但对以发明专利申请为核心

的创新产出的影响微乎其微,这证明了工业企业在

面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等所

得税优惠时,的确存在“迎合式”创新行为,即只增

加研发投入以取得所得税优惠,但对创新产出的增

加没有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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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包含行业研发内部支出费用的检验结果

Table 3　 Test results with internal expense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dustries

Variable pooled OLS FE RE BE

govmoney
0. 1925∗∗∗

(0. 0552)

- 0. 0449

(0. 0338)

- 0. 0076

(0. 0284)

0. 2657∗

(0. 1370)

rdtaxred
0. 0227

(0. 3294)

0. 0384

(0. 0674)

- 0. 0116

(0. 0706)

- 0. 5423

(0. 5160)

hightaxred
- 0. 0528

(0. 1167)

0. 0135

(0. 0311)

- 0. 0113

(0. 0264)

0. 0739

(0. 2123)

innoexp
0. 3530

(0. 3067)

- 0. 2295∗∗

(0. 1052)

- 0. 1342

(0. 1296)

0. 5119

(0. 6106)

innohum
0. 2448

(0. 3000)
0. 3050∗

(0. 1682)

0. 3816∗∗∗

(0. 1421)

0. 4181

(0. 4071)

kscale
0. 2454

(0. 2209)

0. 1484

(0. 1184)
0. 2279∗

(0. 1167)

0. 2639

(0. 1653)

forratio
- 0. 2987

(0. 6550)

0. 5896

(0. 5904)

1. 0044∗∗

(0. 5084)

- 0. 2305

(1. 0587)

newexp
0. 1075

(0. 3481)
0. 4145∗∗∗

(0. 1386)

0. 4130∗∗∗

(0. 1556)

0. 1348

(0. 4110)

_cons
- 4. 9486∗∗∗

(1. 0222)

0. 5349

(1. 0419)
- 1. 9495∗∗

(0. 9118)

- 5. 0026∗∗∗

(1. 8295)

R - squared 0. 8860

Prob > F 0. 0000 0. 0000 0. 0000

Prob > chi2 0. 0000

Number of obs 158 158 158 158

F - test that all u_i = 0 Prob > F = 0. 0000

Hausman test Prob > chi2 = 0. 0030

注:同表 1 注。

表 4　 假设检验及其结果(2)
Table 4　 Hypotheses testing and their results (2)

方法 假设检验 检验结果

pooled OLS rdtaxred = hightaxred = 0 Prob > F = 0. 9010

FE govmoney = rdtaxred = hightaxred = 0 Prob > F = 0. 4721

RE govmoney = rdtaxred = hightaxred = 0 Prob > chi2 = 0. 8285

BE rdtaxred = hightaxred = 0 Prob > F = 0. 5487

注:同表 2 注。

表 5　 机制检验

Table 5　 Test for mechanism

Variable govmoney rdtaxred hightaxred kscale _cons

系数及其显著性
- 0. 0109

(0. 0338)
0. 2238∗∗∗

(0. 0707)

0. 0790∗∗∗

(0. 0260)

0. 4483∗∗

(0. 1701)

6. 3796∗∗∗

(1. 0691)

注:∗∗ 与∗∗∗ 分别代表 5% 与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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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财政科技支出的政策效果是带动工业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但其经济价值还是体现在促进工业创新

产出增加上,否则只激励工业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资

金而不影响实际的创新产出,则会落入典型的 “迎

合式”创新陷阱中。 为了评估显性与隐性财政科技

支出对工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利用 2020 - 2023 工业

行业数据,并以发明专利申请数为创新产出衡量指

标,利用多种实证检验方法进行估计,发现存在强烈

且稳健的证据显示,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与

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为形式的隐性税式支出对工业

创新产出的影响不显著,同时两者联合也不显著,而
这两种隐性财政科技支出对工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影

响是显著的,这证明了隐性财政科技支出的确能够

形成工业企业“迎合式”创新。 以直接注入政府资

金为形式的显性财政科技支出显著正向影响工业创

新产出的证据存在,但并不稳健。 由于显性财政科

技支出的目的明确,工业企业不会因为政府有知识

产权诉求的资金注入而显著扩大研发支出,因而显

性财政科技支出不会造成工业企业过度的 “迎合

式”创新倾向。 重视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政府支持工业创新的形式就要倾向于隐性

税式补贴而非显性财政支出,但市场主体“迎合式”
创新行为则不利于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这种两难

的境地,正是阻碍政府支持工业创新的一大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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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fiscal expenditur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industrial innovative outpu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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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Maritim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11602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ge of Chinese development, the main direction is to vigorously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en by innovation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For a large economy like China, the real economy has alway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the entire economic framework,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is the main component in the real economy. Therefore, supporting and incentiviz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major gain for policy maker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has two methods to incentivize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cluding explicit and implicit fiscal expendi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rstly, the government can support
industrial innovation by directly injecting fiscal funds into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hich is known as explicit fiscal expendi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condly,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 - oriented reforms, enterprises are the main body of innovation, so the expenditure
methods for support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more prefer to the ways of market. Therefore, implicit fiscal expenditur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orm of R&D expense additional deduction and high - tech enterprise tax reduction are more applicable in more sce-
narios. Currently, in China’ s Public Finance Model, fiscal expendi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promot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has presented a new feature as follows: the implicit fiscal expenditur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orm of tax reductions have
greatly exceeded the explicit fiscal expenditur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rect eff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 by the public sector in support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is increasing
industrial R&D innovation input because enterprises are the main body of innovation as described above. However, its actual economic
value is bringing about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novation output. Using data from China’ s industrial sectors and taking the number of
invention patent applications as an indicator of innovation output,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impact of explicit fiscal expenditure in the
form of direct government funding and implicit tax expenditure in the form of R&D expense additional deduction and high - tech enter-
prise tax reduction 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output through various methods. This study finds strong and robust evidence that the two
forms of implicit fis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output, and their com-
bined effect is also not significant. Contrastively, R&D expense additional deduction and high - tech enterprise tax reduction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internal R&D expenditure of industrial sectors, with elasticities of 22. 38% and 7. 9% , respectively.
Therefor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have a strong tendency of “ strategic catering” innovation when facing tax reduction incentives. There
is evidence that explicit fis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output, but
it is not robust. Sinc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o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internal R&D expenditure due to government inputs fiscal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funds, there is no incentive for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o engage in “ strategic catering” innovative behaviors due to
explicit fis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es and empirical tests,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 the market in the alloca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the form of government support for industrial innovation should prefer to implicit tax subsidies rather than explicit fiscal expenditures.
However, the “ strategic catering” innovation behavior of market entities for tax reduc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This dilemma is a major obstacle to support industrial innovation by using the fiscal funds. Eliminate this bottle-
neck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mong technology policies,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ndustrial innovation; R&D expenditure; R&D expense additional deduction; high - tech enterprises; fiscal expendi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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